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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反抗”是汤亭亭《女勇士》的主题之一，包括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移民法》
和历史的反抗等。小说中的“反抗”与汤亭亭的中国血统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变化，特别是民权运
动密切相关。这种“反抗”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各种人物发出的声音上，还表现在小说的形式上———自传体与中国传
说的结合，真实与虚构的结合。“反抗”的根源来自无名女性、“我”、勇兰、中国劳工所经历的身体、心理、历史、社会
和文化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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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女勇士》（１９７６）是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回忆录，它表现了

多种人物对中心的反抗。选择汤亭亭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缘于个人经历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思考，决定性的
原因在于汤亭亭的作品，尤其是《女勇士》的学术重要性。
２０１５年夏末，从中国起飞的航班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

场。走出机舱不久，笔者听到机场工作人员对乘客大喊道：
“这边，快点！”没有想象中的笑脸，而是一张让人害怕的脸。
焦虑地通过入境检查后，原本以为安全了，却又被命令在另
一个柜台等候。随着第三个工作人员出现并询问携带的现
金数量，笔者被告知违反了海关现金携带规定，可能会被遣
返，这再次让笔者感到不知所措。入境前已查询过入境现金
携带规定，但显然因为语言的问题笔者误读了规定。重新填
写了海关表格，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使笔者陷入害怕、失望
与茫然之中。几天后，在旧金山渔人码头遇到一对华裔老夫
妇坐在码头隔海望向远方，仿佛在期待着回到家乡，这更加
重了笔者的负面情绪。走出舒适圈后的经历让笔者开始思
考一系列问题———我能在新土地生存吗？这是我的梦想吗？
我该把心放在哪里？……各种忧虑涌入脑海。人生中第一
次感受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远。“近”，因
为中国在我心中，“远”，因为美国与中国物理距离如此遥远。
文化上的亲近感与物理距离上的遥远促使笔者决定选择华
裔美国作家作为研究对象。

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是唯一一位被《诺顿文集》选中
的作家，她的作品《女勇士》也是最有成就、被研究最多、研究
话题最具多样性的华美作品之一。《女勇士》研究话题包括
翻译相关问题、作为修辞的沉默、鬼和文化困扰、记忆和创
伤、女性身份和自我建构、性别、母女关系、文化政治、文化对
话、他者、美国想象、口头传统等。上述研究话题归根结底与
“对中心的反抗”这一主题相关。汤亭亭对“反抗”主题的表
现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与汤亭亭的出身有关。汤亭亭父母为
中国移民。移民前，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兼诗人，母亲是一
名乡村医生；移民后，她的母亲在护理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护
士。汤亭亭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毕业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反抗中心

的伯克利培养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包括汤亭亭。除此
之外，汤亭亭对“反抗”的表达还与二战后美国社会、政治及
文化变化有关。二战后，美国移民法案的修改使得华人可以
合法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于是产生了华人与主流的文化冲
突、同化、对抗等问题。这些关于少数族裔的政治问题被汤
亭亭写进小说，尤其是《女勇士》。

一、《女勇士》———“反抗”集合体
《女勇士》的写作大约始于１９７０年，当时的美国正经历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化”概念正经受质疑，人们认为寻
求主流群体的认可是徒劳的，这改变了少数族裔对于归化主
流的态度。同时，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对待女性的方式。对
个体身份的思考，特别是对性别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促成了
美国边缘群体的反抗，《女勇士》即表现了各种群体的反
抗———女性对父权社会的反抗，少数族裔对主流群体的反
抗、ＡＢＣ对父母的反抗等。这些“反抗”本质上都属于文化反
抗，即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一）女性对父权的反抗
通过讲述“无名女人”“我”和“勇兰”三位女性的故事，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表现了女性对父权的反抗。
“无名女子”是汤亭亭父亲的妹妹。１９２４年，结婚庆典结

束几天后，她的丈夫乘船前往金山，她留在了中国。某一天，
人们注意到她凸起的肚子，议论纷纷，“她丈夫已经离家多
年，她不可能怀孕”（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５）。婴儿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
们闯入她房间，撕扯她的衣服和鞋子，掰坏她的梳子，从织布
机上撕下她织的布，打碎碗，敲坏锅，掀翻罐子，扫帚在空中
挥舞。除此之外，她还要忍受家人的羞辱，哥哥不再认她做
妹妹，汤亭亭的母亲用她的遭遇作为对“我”的警告，“你已经
开始月经，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不要做
让我们蒙羞的事情”（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７）。村民们对“无名女人”的
虐待源于旧中国妇女的边缘地位。村民们没有问她为什么
怀孕，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明原因怀孕就应该受到惩
罚。对于村民和她家人的指责和羞辱，汤亭亭采取了反抗的
立场，“我只想知道这个男人跟村民一起闯进她家时是否戴
上了面具”（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９）。对无名女人怀孕负责的更应该是那
个男人，但旧中国的父权思想将其归咎于女性。犯罪的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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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惩罚的却是女人。无名女人以投井的方式表达了她的
反抗。

汤亭亭还在书中讲述了花木兰的故事。作为替父从军
的女战士，花木兰激发了“我”对美国社会的反抗。在“我”母
亲给“我”讲“花木兰”的故事后，“我”决定成为一名花木兰
那样的女战士。“我”做女孩不被允许做的事、“我”去伯克利
读书、“我”拿到全Ａ、“我”不打算拥有一个丈夫、“我”拒绝做
饭和洗碗、“我”反对中国人对女性的态度、“我”想成为一名
女剑客。不同于无名女人以投井方式被动反抗，“我”选择面
对压迫、主动反抗。

（二）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小说中的“反抗”除了表现在女性对父权的反抗，还表现

在少数族裔对主流的反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Ｓｗｉａｔｅｋ在《费城移民
的居住模式》中认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自１６００年起经历
了几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１７２０年至１８８０年。这
一次移民潮中，移民主要来自德国、英国、爱尔兰和法国，他
们要么因为逃避宗教迫害、要么为了经济利益移民到美国。
这次移民潮还涉及非洲奴隶和中国人与日本人，他们主要受
雇从事低端工作。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２０年，
移民主要来自南欧、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三
次移民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移民法案改革
之后。

随着移民到美国，身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次移民
潮中，自由白人移民形成主流群体，非洲移民成为奴隶，中国
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南欧人和东欧人成为劳工，他们被
边缘化、社会地位极低。根据１７９０年入籍法案，边缘族群不
拥有美国公民地位，只有自由白人移民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
份，１８８２年颁布的《排华法案》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劳工。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自由白人担心新移民数量可能超过他们，从
而与其竞争、削弱他们的文化领导地位，于是引入限制性移
民法案。在主流与少数族裔竞争中，双方产生对抗。自由白
人希望同化少数族裔以保持他们的文化主导地位，而少数族
裔移民不愿意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移民美国之
前，少数族裔移民对文化和身份问题考虑不多，以劳工身份
赴美的少数族裔期待工作几年之后能够回到家乡与家人团
聚，即使那些全家都搬到美国的人也不打算被自由白人文化
同化。他们只关心私事、尽可能多地工作和赚钱、把孩子送
到好学校。他们会吸收一些美国价值观，尽力习惯美国文
化，但内心深处仍然珍视本国文化。第一代移民对美国文化
具有着天然的抵抗。《女勇士》中，第一代华裔美国人与子女
的冲突体现了少数族裔对融入白人文化的抵制。孩子们通
常是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ＡＢＣ，他们希望离开相对封闭的中
国社区、不再在中国餐馆或洗衣店工作。他们渴望进入美国
主流并与美国年轻人一起学习、运动、工作；父母通常信仰中
国传统和文化，希望孩子遵循中国伦理和生活方式。中国父
母和年轻一代之间因此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本质上是少数族
裔与主流的对抗、边缘与中心的对抗。美国主流认为中国移
民应该融入美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然而，第一代中国人不愿
改变。《女勇士》中，勇兰是典型的第一代中国人。勇兰移民
美国后在美国护理学校毕业并找到护士工作，但仍旧信仰中
国文化，这在她对女儿的养育中得到体现。作为来自东方文
化的第一代移民，她可以读美国学校、在美国工作、穿美国衣
服、吃美国食物、交美国朋友、享受美国福利、加入美国国籍；
但在民族问题面前，她总是转向中国。

为什么他们选择反抗而不是被同化？Ｇａｌｔｕｎｇ认为当主
流群体利用文化机构和文化载体制造出一个从属群体，使其
天然比不上主流群体时，就会发生文化暴力。主流群体通过
宗教、艺术、历史、文学、科学、文化庆典等传播对从属群体进
行定义，以创造和维持主流群体所需的权力。（Ｇａｌｔｕｎｇ ２０）
“文化暴力”创造出从属群体。面对文化暴力，处于从属地位
的个体或群体试图应对、规避或颠覆主流权力的各种行为，
形成从属群体对文化暴力的反抗。具有反抗思想的群体通
常是社会和政治少数群体，包括工人阶级、青年、妇女、少数
族裔等弱势群体。作为少数族裔，华裔群体主要面临两个问
题：一是《排华法案》如何助长了中国移民的自卑感；二是美
国华裔利用什么形式反抗主流文化暴力。《排华法案》将中
国移民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这
严重影响了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归化，产生对美国食物、语言、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反抗。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在美国
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仍然按中国文化规则和家庭规则行事。
暴力、压迫和教育之间存在联系。第一代中国移民倾向以中
国的方式教育在美国学校学习的孩子。不同的教育制度代
表了不同的文化。华裔两代人的对抗由文化暴力而起，这导
致两代人之间的对抗，对抗主要表现在教育问题上。美国主
流群体希望移民能够摆脱原始文化基因。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以前，美国实行大熔炉政策解决族裔文化差异问题，之后
推行采取同化策略，本质都是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漠视和文化
暴力。这种文化暴力使少数族裔感到压抑，开始怀念自己的
原始文化并反抗主流文化。反抗改变了少数族裔的行为、理
想和意识形态。《女勇士》中，“我”和“勇兰”代表了被压抑
的抵抗，两者都随着抵抗而变化。

二、结论
《女勇士》除了表现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抵制、少数族裔对

主流文化的抵制、中国劳工对《排华法案》的抵制，也表现了
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抵制。反抗的根源来自身体、心理、历史、
社会文化的痛苦。此外，反抗不仅体现在各种声音中，还体
现在小说的形式上。《女勇士》中，汤亭亭将事实与虚构、自
传与小说相结合，创作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回忆录，获得了国
家图书评论界奖。艾米·林恩·切里在其论文《拥挤的生
活：对赫斯顿、阿诺、莫里森和汤亭亭小说的巴赫金分析》中
指出，汤亭亭笔下的人物被困在一种或多种限制性文化中，
他们约束自己的身体和言语，不知道如何超越限制以维护自
身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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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成熟，也使得她在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
中完成了个体与原生家庭的情感分化，治愈了因极端宗教思
想和父权制压迫所造成的原生家庭创伤，最终实现了自我救
赎。主人公从人的活动性与创造性出发，解释了人对“现代
性”文化进行超越的可能性，展现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和世界
客观性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现代性”丧失了从整体描述人
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是不平衡的，只有像主人公一样具
备主观精神，运用自身力量才能解构“现代性”，弥补原生家
庭的裂痕。作者对自我觉醒之路的探寻完成了所需的三重
意象并实现了自我救赎，这也是具有突破意义的第三重意象。

四、结语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我们展现了作者运用自身潜

力与创造力去实现自我完整与自我救赎的过程。无论是艰
辛的成长经历，还是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都
不影响韦斯特弗完成对原生家庭创伤的现代性解构使命。
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自我重塑和救赎恰恰是个人最具有创造
性的决定，使人能够从本能与无助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来自于
生存本身，因此创造性决定了作为人的本质。而对现代性原
生家庭共时意象的解构对于鼓励现代女性勇于反抗原生家
庭的桎梏、找寻自己的话语权，以及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期望人们关注深受原生家庭创

伤的现代女性的心理状况及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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